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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

曹　峻

　　中国的抗日战争,是场全民族的抗战,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救

国活动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上海宁波帮就是其中较具代

表性的。

　　明清时期,上海便有宁波商人活动。嘉庆二年 (1797年) ,以四

明公所的建立为标志,以传统商人为主的地域性团体——上海宁

波帮 (下文简称宁波帮)便形成了。上海开埠后,由于宁波帮人士不

断向对外贸易、轮船航运、轻工业品制造等新兴行业开拓,并逐步

控制了上海主要的民族金融机构,宁波帮很快崛起。至本世纪一、

二十年代,宁波帮已演化为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组织核心,以民族

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松散团体, 成为“上海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力

量”。①19世纪 30年代后,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两次进攻及

其后长达八年的占领,宁波帮的发展活动受到沉重打击。本文试就

这一时期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,及战争对宁波帮的影响,加以论

述分析。

一　“九一八”及“一二八”时期

　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,并进

一步扩张侵略势力,而国民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,民族危机空前

311

① [美 ]小科布尔著: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88年版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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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锐。对此,宁波帮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。

　　 (1)建立抗日救亡组织,要求政府抗日

　　1910 年,宁波旅沪同乡会 (下文简称宁波同乡会)成立后,宁

波帮工商业的头面人物,便一直在同乡会中担任主要职务。同乡会

的历任会长朱葆三、虞洽卿、刘鸿生等就是著名的宁波帮工商业巨

子,而同乡会的理事、监事等职,也一直为宁波帮工商业者所担任。

因此宁波同乡会实际成为宁波帮新的核心组织。凭借宁波帮雄厚

的经济实力,宁波同乡会在旅沪各同乡团体中的影响力也是首屈

一指。所以九一八事变后,宁波帮工商业者即通过宁波同乡会,出

面组织救亡团体,要求抗日。

　　9月 22日,宁波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,专门讨论对日问题。会

议决定由宁波同乡会召集各地旅沪同乡团体,举行联席会议,“以

期团结、领导本市民众,一致对外御侮”。宁波帮工商业者还共同讨

论了对日经济绝交办法,同时决定由宁波同乡会首先通电南京、北

平、广州三处,“大意恳切各方,速息内争, 共御外侮, 措词极其痛

切”。①

　　在宁波同乡会的发起下, 9月 25日,在宁波同乡会会址内,召

开了各地同乡会抗日救国联席会议,决定成立抗日救亡组织“旅沪

各同乡团体联合会”,并由宁波同乡会与绍兴、安徽、潮州同乡会一

起,起草联合会的组织章程。会议通过了组织义勇军案、筹集救国

储金案、对日经济绝交案等提案,呼吁各银钱业对日断绝往来、华

人退出日机构、抵制日货等。②

　　1931 年 9 月 30 日,“旅沪各同乡团体联合会”在宁波同乡会

内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,变更组织名称为“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

日救国会”,通过了组织大纲,并发表宣言:“唤起有权者,速拨在任

及在野诸良将,合率精兵与暴日作殊死战; 唤起有力者,踊跃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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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《申报》, 1931年 9月 26日,“旅沪各同乡会开联合会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9月 23日,“宁波同乡会议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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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勇军,受紧急训练,备久战之困乏;唤起有智者,努力国外之宣传

工作,打破日欲为东亚主人之迷梦;唤起有资者,捐纳救国金,以增

加抗日实力; 唤起有志者,实行对日绝交, 永不与合作, 永不买仇

货。”宣言号召各界齐心合力,救亡图存。针对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

抗政策,大会致电南京,指出日本帝国主义“殆欲藉口满洲问题,实

行吞并中国,以遂其新大陆之野心,此而可忍,则国亡无日”,呼吁

国民政府“当机立断,限令日军撤退,交还被占各地, 赔偿一切损

失,否则明令绝交,出兵讨伐,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以保我中华民

族生存,而免因示弱而灭亡”。大会又分电张学良及汪精卫等,要求

他们团结抗日。针对国民党政府限制镇压民众抗日活动,大会请求

当局通令各省市民团体,加紧军事训练,以作备战,“并恢复民众运

动,对于各地民团抗日救国运动及组织,尤须予以保障”。针对国民

党政府对日实行妥协外交,大会又要求当局明令对日绝交,并厉行

征兵制。①

　　由于“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日救国会”是在宁波同乡会的召集

组织下成立的,而且救国会的宣言、纲领、电文也主要由宁波同乡

会参与起草,因而救国会的这些抗日要求,实际也在整体上突出代

表了宁波帮工商业者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方面的抗日主

张,反映了宁波帮民族工商业者摆脱了“在商言商”的传统束缚,自

发宣传抗日,积极干预政局的爱国精神。他们的活动推动了民众的

抗日救亡运动,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。

　　除宁波同乡会出面组织团体,要求抗日外,不少宁波帮工商业

者,也各自自发地组织参加了一些抗日团体。

　　早在 1931年 7月,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吉林挑拨中朝关系,屠

杀我国同胞,制造“万宝山惨案”时,身为宁波同乡会会长的虞洽卿

即发起组织“反日援侨委员会”,并任主席。宁波帮工商业者方椒

伯、项松茂等,参加了该会的爱国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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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申报》, 1931年 10月 1日,“旅沪各同乡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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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九一八事变后, 9月 26日,上海八百余团体、20万群众举行了

抗日救国大会,虞洽卿、方椒伯作为执委列名大会主席团,主持大

会通过了 13项抗日主张。①

　　11月 15日,虞洽卿、秦润卿、乌崖琴、金润庠等甬帮人士列名

上海各公团,汇款援助在黑龙江孤军抗日的马占山,鼓励其“奋勇

杀敌、为国家争回人格,为民族唤起忠魂”。②

　　宁波帮著名企业家项松茂在九一八事变后,不但加入抗日救

国会,还在其五洲制药厂内组织义勇军一个营,自任营长,分发制

服,每日操练,以备中日一旦宣战,参加抗敌御侮。9月 23日,项松

茂还发起五洲制药厂全体员工捐献一天工资,援助东北抗日义勇

军的活动。甬帮企业三友实业社也组织了类似的抗日义勇军。

　　 (2)发起宣传抵制日货

　　出于保护发展中国民族经济、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,宁波帮长

期以来致力于抵制外货的活动。许多甬帮企业,如三友实业社、五

洲制药厂、大中华橡胶厂等,都是在国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,其中

不少还参加了诸如“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”等国货团体。“九一

八”前后,宁波帮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。

　　1931年 7月虞洽卿被选为“反日援侨委员会”主席后,公开主

张抗日:“第一步应先从抵制日货办起,并应预筹准备金五百万元、

至少亦有二百万元,以为抵制日货时之必需费用。”对于以往国货

运动屡兴屡衰的教训,他尖锐指出:“如果此次国民对日货仍无彻

底觉悟,则亡国无日矣!”③ 九一八事变后,虞洽卿对蒋介石表示:

“非归还东北,不停止抵货。”其它宁波帮人士,也大声疾呼经济抗

日。

　　以三角牌毛巾打败日制毛巾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,是甬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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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申报》, 1931年 7月 15日,“反日援侨大会准备经济绝交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11月 16日,“各团体昨日续有巨款汇黑,为马占山犒军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9月 27日,“八百余团体二十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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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家陈万运和沈九成所经营。9月 26日,他们在《申报》上刊登“救

国方案”,认为人心未死,国难可救,呼吁全国工业界“殚心积虑,发

挥生产,使国人消费自给,减少洋货的漏洞,持之以恒,国家不患不

富强”。①

　　创办有民丰、华丰两家大型造纸厂的甬帮企业家竺梅先、金润

庠, 在 9月 29日《申报》头版,刊登了“全国同胞公鉴”,指出: 中国

是民众的中国,民众均有维护国家的义务及责任,依赖政府推诿瞻

顾是错误的。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跃然纸上。他们

呼吁全民开展抗日不合作运动,提出了对日宣战、组织不合作团宣

传抗日、与日本经济绝交等八种办法,其中特别强调的是抵制仇

货。他们认为,只要不合作运动长期坚持,一致力行,“民气必为之

一变,国势自见强盛”。② 由民族工商业者提出如此完整的救国方

案,在当时并不多见。

　　不少甬帮工商业者通过抵货运动宣传自己的产品。项松茂提

出“救国须锻炼身体、爱国须倡用国货”,因而建议爱国人士使用五

洲厂的药品和肥皂。③ 经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呼吁采用日

货原料的工厂,将工业原料的名称、用途函寄中国化学工业社工业

原料研究部,自当“尽量供应或免费代为研究,期谋适当办法而收

彻底抵制之效”。④ 之后,中国化学工业社还指出,提倡国货的根本

办法是政治修明、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整治交通、开发富源⑤,在较

高的层次上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。

　　宁波帮工商业者,本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自身命运的忧虑,

在“九一八”前后,宣传抗日,开展抵制日货活动,唤起了民众爱国

精神,在上海工商界是较为突出的。其中三友实业社抵制日货,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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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 《申报》, 1931年 10月 26日,“中国化学工业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10月 19日,中国化学工业社启:“采用日货原料各工厂注意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10月 10日,五洲大药房启:“国庆痛语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9月 29日,竺梅先、金润庠启:“全国同胞公鉴”。
《申报》, 1931年 9月 26日,三友实业社启:“救国方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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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,更引起了驻沪日军的嫉恨,被视为“排日”据

点,而屡屡寻衅。1932年 1月底,三友社工人与日谍挑衅相冲突,

最终导致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。宁波帮民族工商业者的抗日

活动,是“一二八”抗战的直接导火索,这是以往史学界所忽略的。

　　“一二八”沪战爆发后,宁波帮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救国

活动中去。

　　 (1)进一步呼吁全面抗战

　　面对日军大举进攻,十九路军孤军奋战,而国民政府妥协退让

的危险局面, 1932 年 2 月 1 日,虞洽卿、秦润卿、刘鸿生等甬帮名

人,在上海银行界、实业界发起成立了“上海地方维持会”,自发从

事维持社会经济秩序、救济难民、支援前线等活动。① 上海地方维

持会还致电南京,质问政府:“对于悬沪孤军,究竟有何援应方法?

上海三百万市民,现几濒于绝境,置十九路军而不援,岂特弃我三

百万市民?”② 虞洽卿、秦润卿、刘鸿生等作为维持会理事,也在电

报中列名。当时刘鸿生指出:不抵抗政策,“是自杀政策”,“我们不

能,也不可能希望别人为了正义和公正来挽救我们。救国一定要靠

自己,武装抵抗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,可是为了国家民族,

这是最好的政策”。③ 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宁波帮工商业者中,很具

有代表性。

　　 (2)发起募捐,建立伤兵医院,救助难民

　　“一二八”沪战爆发后,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,在日军的炮火

下,遭受巨大损失。宁波帮工商业者通过宁波同乡会,为救济难民、

支援前线进行了多次募捐。

　　2月 1日,宁波同乡会在《申报》上刊登了“征集犒劳将士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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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:《刘鸿生企业史料·中册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1
年版,第 4页。

《申报》, 1932年 2月 5日,“地方维持会为十九路军乞援”。
《申报》, 1932年 2月 1日,“上海地方维持会即日成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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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事”和“收容闸北被难同乡妇孺启事”。①2 月 4 日,同乡会第二

次募集救济金:“自沪变发生,吾旅沪同乡困苦万状。连日,本会同

人奔走接洽,加添沪甬行轮⋯⋯亟需现金应用”,所以呼吁同乡慷

慨输捐。② 2月 24日,宁波同乡会第三次募集慰劳将士、救济同乡

捐款,以尽量“救济同乡,援助前敌将士,务使国家土地,被难同乡,

能在此炮火之下,得恢复安全,以救国尽责。时在今日,毁家纾难,

勿落人后”。③ 宁波帮工商业者及大量旅沪宁波同乡,随即响应号

召,捐献了大量钱款及药品、食品、衣物、洋烛、草鞋等物,宁波同乡

会也出资购办了不少,分别赈难犒军。

　　为了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战,宁波同乡会及甬帮爱国人士,还

出资设立了多家伤兵医院,救治抗日将士。宁波同乡会设立的“第

三十四号红十字伤兵医院”,救治了二百余名伤兵,并收到各界不

少捐款。④四明医院也将一部让出,用作伤兵疗治所。⑤刘鸿生与史

量才一起, 开办了“第四号红十字伤兵医院”, 救治了百余名伤

兵。⑥ 方液仙在中国化学工业社内自设“红十字会第二十六伤兵医

院”,也救治了百余人。竺梅先在康定路开办的伤兵医院,仅在一个

月内即救治伤兵五百多人。宁波帮犒军、救伤活动,直接支持了十

九路军的孤军奋战。

　　出于社会责任及同乡情谊,宁波帮通过同乡会,在“一二八”时

期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难民救援活动。宁波同乡会先后在四明公

所和法租界一处设立难民收容所,并开办临时医院,收容救治难民

九千余人。同时,同乡会还设法加添沪甬班轮,疏散四万余名宁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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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:《“九一八”—“一二八”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》,上
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1986年版,第 360页。

《申报》, 1932年 3月 2日,“四明医院收容伤兵”。
《申报》, 1932年 2白 25日,“甬同乡会设伤兵医院”。
《申报》, 1932年 2月 24日,“宁波旅沪同乡会募集慰劳将士、救济同乡捐款通告”。
《申报》, 1932年 2月 4日,“宁波旅沪同乡会募集救济金启事”。

《申报》, 1932年 2月 1日,“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征集犒劳将士物品启事”,及“敬告
闸北被难同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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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乡回籍,其中由同乡会出资免费遣送的贫苦同乡就达一万余人。

宁波帮自发开展的难民救援工作,减轻了日军暴行对无辜市民的

伤害。

　　 (3)继续坚持抵货活动

　　一二八事变后,国民党当局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,严厉压制抗

日活动,一时日货倾销,几如潮涌,直接冲击了民族工业。在此背景

下,宁波帮工商业者还是坚持抵制日货,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政

策。如方液仙先是参加爱国实业家组织的“星五聚餐会”,探讨实业

救国的方法。在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理事后,方液仙又积极联络

宁波帮中国化学工业社、亚浦耳灯泡厂等九家国货工厂,在“九一

八”周年纪念日共同举办国货联合商场,宣传推广国货,影响空前。

之后,方又联合甬帮商人李康年等,创建了中国国货公司,方液仙

亲任董事长兼经理,以“中国人应用中国货”为号召,大力推销国产

商品。国货公司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设立子公司,发展成为一

个大型的国货联营公司,也成为当时全国国货运动的旗帜。同样,

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,以“九一八”为商标,生产“九一八”哔叽呢,

以推广国货,名噪一时。

　　1934年,国民政府实行新的进口税则,有利于日货倾销。对此

虞洽卿抨击道:“税则未改以前,我国实业已在风雨飘摇之中,再受

此打击,则日货可以赚钱,国货必无立足之地。中国实业前途,必至

破产。”他强烈呼吁:“政府尽量维护实业,民众要彻底觉悟,商家要

尽量牺牲,以国货为前提,通力合作,或尚有一线希望,否则亡国可

立而待矣。”①

二　“七七”及“八一三”时期

　　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宁波帮义无反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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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申报》, 1934年 7月 5日,“虞洽卿慨乎言之,国货受新税则打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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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再次投入到抗日救国活动中去。

　　1937年 7月 22日,上海五百余团体联合组织了“上海各界抗

敌后援会”,以“统一意志,整齐步骤,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”,宁波

同乡会就是其中主要成员。宁波帮工商业者金润庠、裴云卿、蒉延

芳等当选为该会常委,虞洽卿、秦润卿被选为监察委员,他们参加

抗敌后援会声援抗日、募集救国捐等活动,做了不少工作。

　　1937 年 8 月 13 日, 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, 中国守军奋起抗

敌,长达三月之久异常惨烈的淞沪战役展开了。宁波帮以宁波同乡

会为组织,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抗日后援工作。

　　 (1)救助难民

　　早在 1937年 7月 22日,由于时局紧张,宁波同乡会即建立了

特种委员会,着手筹备救济同乡、收容遣送、资助给养等事宜,并训

练了一百多名救护人员①,较早做好了难民救助的准备工作。

　　8 月 13 日沪战爆发后,由于闸北等战区甬籍居民集中,因而

同乡会立即召开了救护会议,决定组织十支救护队, 每队卡车一

辆,救护员 20名,于当天上午立即投入战区难民的营救工作。② 仅

8 月 13、14 日两天,同乡会特种委员会又分别建立了收容、供应、

情报、轮船、医药各组,进行全面的难民救助工作。“八一三”期间,

宁波同乡会先后在四明公所、定海会馆、宁波实业银行、慈乐里等

处建立了十四个难民收容所,收容援助了涌入租界的八万多名难

民,并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医疗。由于难民剧增而战况又趋恶化,

造成难民供给困难,于是同乡会又开始安排难民遣送。同乡会出资

租用了四艘轮船,行驶沪甬,免费遣送同乡二十余万人,几占上海

当时宁波籍居民总数的 40%。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宁波也建立了一

个收容所,收容了一千五百余名无家可归的难民。这些工作,都是

在极其危险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,除了火线营救常有炮火之

121

①

② 《申报》, 1937年 8月 14日,“甬同乡会开始收容”。
《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务报告·1945年》,上海市档案馆馆藏。

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虞外,驶甬班轮也常遭日舰、日机骚扰、袭击,即便难民收容所也不

断受到断水、断米、病疫流行的威胁。

　　不少宁波帮企业家分别组织参加各种救援团体,直接开展难

民工作。8月上旬,上海市社会局发动各慈善团体组织了上海市救

济委员会,甬帮人士蒉延芳担任该会常务委员兼财务主任,负责劝

募工作。该会主任潘公展离沪后,蒉成为代理主任,实际负责救济

委员会的各项工作。除了亲自参加劝募,安排难民吃住外,他还主

持开办难民工场、难童学校、难民医院,组织难民生产自救,进行难

民疏散。租界被日军占领,救济委员会停止工作后,蒉延芳仍通过

国际难民组织,为难民提供服务。① 虞洽卿也在 10月间出面组织

了“上海难民救济协会”,协助全市的难民工作。虞任协会会长,方

椒伯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,主持该会先后募集了近千万元捐款,

接济了四十余万难民。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的竺梅先,在其它

轮船公司都畏于战火不愿接手难民疏散工作的情况下,毅然将公

司的新宁绍轮投入沪甬难民航线,不间断地往返十余次,有力支持

了难民工作的开展。其间,新宁绍轮还将大批布匹、医药器材等军

用物资运往浙东,为抗战作出贡献。此后,竺梅先还出资 25万元在

奉化创办了国际难童教养院,收容教育六百多名难童达五年之久,

其中不少难童陆续加入了新四军浙江分队,参加了抗战。

　　 (2)捐助前线及设立伤兵医院

　　“八一三”沪战爆发后,宁波同乡会即展开犒军劝募工作,甬帮

人士也积极响应。竺梅先抵押了民丰、华丰造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

的全部股票,率先捐献了足以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,并将家中的金

银饰物装满一卡车送至同乡会。至 1942年竺梅先病故时,他已将

所有家产无偿捐助给了抗战事业,无愧于毁家纾难的赞誉。②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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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:《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89年
版,第 230页。

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:《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89年
版,第 25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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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,甬帮企业家盛丕华也捐献了家中所有的金银器物。而泰康食品

厂的创办者乐汝成则迅速建立了一座临时工厂,生产大量饼干供

应前线; 宁绍轮船公司新北轮还将五次沪甬航班一万三千余元利

润全部捐助伤兵医院。① 宁波同乡会将先后收到的大量捐款及十

余万件捐物,组织了多批慰劳人员,亲送前线犒军。

　　与“一二八”时期相似,许多宁波帮企业家再次开办伤兵医院。

方液仙在胶州路申园设立了规模较大的伤兵医院,聘请名医并派

其工厂员工负责伤员联络护送;竺梅先在长乐路主办的伤兵医院,

共救治伤兵达四千多名;蒉延芳则联合友人,在南京西路办起了第

十一伤兵医院;甬帮颜料商周宗良也在江宁路办了一所伤兵医院;

虞洽卿、乌崖琴、张继光等还将原本筹备洽卿医院的三万余元,捐

给了伤兵医院; 刘鸿生在这一时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

长兼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,及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物资供应

总干事等职,为抗战做了不少有益工作。②

　　“八一三”抗战中,宁波帮救助难民、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,再

次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在国家危难面前所具有的崇高的爱国精神

和社会责任意识。

三　宁波帮的损失及其对工业内迁政策的反应

　　日军对上海的两次进攻以及其后长达八年的占领,对上海的

民族经济打击巨大,其中尤以“八一三”之战破坏为巨。沪东、杨树

浦、闸北等当时民族工业集中地区,恰成战场,几乎夷为平地。就全

市而言,四分之三的工厂被毁,损失高达 30亿元。③ 作为上海主要

民族经济集团的宁波帮,其损失是极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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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陈真、姚洛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一辑,三联书店, 1957年版,第 85页。
刘念智著:《实业家刘鸿生传略》,文史资料出版社, 1982年版,第 81页。
《申报》, 1937年 10月 13日,“宁绍公司捐助伤兵医院经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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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, 1935 年船舶总计九万余吨,占

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 13%。①抗战爆发后,公司的三万余吨船舶

被沉堵于长江,所余在战争期间也多为日军所毁。胜利时,三北公

司已残破不堪。

　　有“企业大王”之称的刘鸿生的损失更是惊人。他的大中华火

柴公司战前产量占全国火柴总产量的 15% ,在“八一三”战火中,

该公司厂房设备多数被日军炸毁,所余也皆被日军军管。刘鸿生企

业所辖的多处大型码头、墟栈也都为日军摧毁占领。刘创办的上海

水泥厂被日军强占后,在掠夺性生产中破坏严重。章华毛纺织厂、

华丰搪瓷厂等,也都为日军占领。② 刘氏企业集团实被解体。

　　宁波帮的其它主要企业,也同样破坏严重。项绳武的五洲皂厂

和药厂,在被日军强占劫运后,仅存一具空壳; 余芝卿创办的大型

橡胶企业大中华橡胶厂,在战争初期的损失即高达 500万元,太平

洋战争爆发后,由于日伪进一步掠夺压制,工厂被迫停产③; 民丰、

华丰两大造纸企业在被日军占领五年后,被迫“出租”给日商;有中

国电器业泰斗之称的胡西园,战前经营的亚浦耳电器厂,设有四大

分厂,五十余万资本,列中国电器业之首,但沪战中,工厂大半产业

被日军摧毁盗运。④ 宁波帮其它中小工商业的损失,更是难以计

数。

　　由于遭受战争的严重打击,一度称雄上海工商界的宁波帮已

雄风不再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,由于甬帮民族工商业者对于日军的进攻占领也作

出了不同的反应,因而宁波帮本身,也趋于分化离析。

　　他们中有的坚持抗日立场,不与日军合作,最终以身殉国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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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魏明康主编:《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9年版,第 219页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编:《上海民族橡胶工业》, 中华书局, 1979 年版, 第 42
页。

刘念智著:《实业家刘鸿生传略》,文史资料出版社, 1982年版,第 82页。
丁日初、杜恂诚:《虞洽卿简论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1981年第 3期。

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五洲药厂的经营者项松茂,他在“一二八”时期为前线提供军用药

品,并组织义勇军,而为日军所嫉恨。日军捕走了药厂 11名职员。

项置个人安危于度外,二次深入敌巢营救,以致自己被捕。他在被

捕后,仍面斥敌酋,终被日军秘密杀害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办者

方液仙,在两次沪战中都开办伤兵医院,并发起国货公司,抵制日

货。上海沦陷后,方又组织爱国团体“益友社”,且多次拒绝日伪威

逼利诱,不出任伪实业部长,终在 1940年 7 月 25 日,被汪伪特务

劫持暗杀。项松茂与方液仙的殉国,是甬帮企业家爱国精神的突出

体现。蒉延芳、方椒伯、项绳武、盛丕华、余芝卿、陈万运等不少宁波

帮工商业者出于同样的爱国精神,坚持不与日方“合作”,保持了爱

国工商业者应有的民族气节。

在工厂内迁问题上,甬帮人士的态度则不尽相同。一些宁波帮

资本家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目的,普遍认为内地不适宜近代工商

业的发展,另一方面,也限于战时困难的交通运输条件,在抗战初

期,他们对国民政府要求工厂内迁的政策采取迟疑观望的态度。上

海沦陷后,他们躲入租界或逃至香港,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族资产

阶级的妥协性。

　　也有一些企业家虽然没有立刻响应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,但

迫于日军占领下的严酷形势,最终还是选择了到后方发展实业,为

抗战工作。

　　刘鸿生在抗战初期曾明确否定工厂内迁的可能性。他认为,

“工厂之创立与发展,须适应经济环境之条件”,而内地没有这种条

件, 因此“将上海大多数工厂迁入内地,犹如鱼入枯井, 无以为生

矣”,只会“有害全局,将为长久之陷落”。因而他提议创设自由商港

以替代内迁计划。① 上海陷落后,他留在租界,希冀凭借美英势力

的保护而东山再起。然而日军步步紧逼,要求他“合作”,还令其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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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:《刘鸿生企业史料·下册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1
年版,第 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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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伪市商会会长,刘鸿生对此拖延不决。在蒋日双方暗杀的威胁

下,刘才被迫于 1938年离沪赴港,在香港观望一段时间后,又下决

心至后方兴办实业。此后,刘鸿生秘密安排了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

拆迁工作,先后在重庆、贵州、兰州等地兴办了华业火柴厂、中国火

柴原料公司、中国毛纺织厂、西北毛纺织厂、贵州水泥厂、建成水泥

厂等不少企业①,为后方工业建设作出了不小贡献。

　　同样,虞洽卿在上海沦陷后,也留沪继续经营航运业。但在多

次拒绝日方的拉拢后,他也面临暗杀危险。在重庆多次电催下,虞

于 1941年离沪赴渝,从事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,最后死在重庆。

　　当然,也有不少甬帮企业家出于崇高的爱国热忱,以及由于经

营企业有军事战略价值,因而一开始便对内迁工作抱较积极的态

度。经营大中华橡胶厂的余芝卿,于 1937年 11月,将制造汽车轮

胎的机械原料向内地迁移,准备创办云南橡胶厂,以生产轮胎支援

抗战,但这些设备在越南被日军截劫。② 上海沦陷后,余芝卿曾再

次计划在内地建设橡胶轮胎厂,后因滇缅公路受阻,建厂计划再次

失败。上海亚浦耳电器厂被毁后,胡西园在四川积极兴建了亚浦耳

灯泡厂、热水瓶厂、玻璃料器厂、制革厂、化工厂等八个工厂。③ 竺

梅先在工厂被日军侵占的情况下,也在昆明兴办了云丰造纸厂,参

加后方建设。

　　毋庸讳言,宁波帮中也有少数大亨投靠日伪,沦为汉奸。曾任

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,早年即与日人关系密切。上海沦陷后,

傅出任上海伪市长,为日军的侵略占领服务,并曾多次在宁波帮中

活动,胁迫甬帮人士下水。傅最终被军统暗杀。曾任宁绍公司总经

理的袁履登,在日伪逼迫下出任伪市商会理事长,帮助日军实行保

甲、收刮军粮。抗战胜利后,袁作为汉奸,受到审判。

621

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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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日军的侵略不仅使宁波帮的经济遭受重创,也使甬帮自身分

化离析。抗战结束后,宁波帮在上海虽有恢复发展,但同战前的鼎

盛相比,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　　总之,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上海宁波帮,关切国家民族的

兴亡,具有较高的爱国热忱,同时,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忧虑,他们也

极为关心民族经济发展的命运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他们反

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,希望通过组织救亡团体、宣传抗日而干

预政局,进行全面抗战。在抵制日货保护民族经济方面,宁波帮表

现得尤为积极。他们的抗日立场是坚定的。在两次沪战中,宁波帮

本着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,自发展开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援及支援

前线工作,事迹感人,可歌可泣。同时,日本的侵略对宁波帮打击巨

大,甬帮本身也在抗战中趋于分化,其中不少企业家参加了后方的

工业建设。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,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活动

的一个侧影,也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部分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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